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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呼兰区由大彬生前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哈尔滨市呼兰区法轮功学员由大彬，二零零二年四五月份晚间被东门派出所（现新民派出所）孙大个子等三个警察欺骗，劫持至呼兰看守所非法关押，几个月后，在看守所监舍内“开庭”被非法判刑六年，在呼兰监狱遭受严重迫害。由大彬于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含冤离世，终年六十七岁。






































由大彬（由大兵）生于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生前只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被无辜迫害，家属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狱中被迫害过程的手稿。


下面就是由大彬的手稿的内容：


我是零一年八月下旬，在利民开发区的一个小村屯发放真相资料，张贴真相粘贴，向村民讲真相救人时，被当地不明真相村民构陷，而被利民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所有大法书籍和学习资料。当时我们向警察讲真相，他们不听，硬把我们交给呼兰“六一零”，他们非法搜身，抢走我三百九十多元钱，又对我们非法审问后，把我送入呼兰看守所。


在看守所，警察指使犯人打骂我、体罚我、不让我睡觉、还强迫我干活（糊火柴盒）、还逼迫我骂师父、骂大法。我坚决不骂，他们就打骂体罚我，让坏人按着我，用竹签扎我手指甲缝，扳我胳膊，扳得我差点吐血。犯人头高三毛（毒犯）强迫我交二百元钱，如不给钱就毒打折磨你，不让睡觉。


半月后把我非法转入刑拘号，又被犯人头（刘姓）强行弄走七百元钱，如不给就狠打，一直被非法关押九十多天，后因绝食十二天，在家人的营救下回家。


后来在打井队打工，几个月后，在零二年四五月份的晚间，东门派出所（现新民派出所）孙大个子等三个警察欺骗我说：“新来的领导要找你谈话。”强行把我直接骗至呼兰看守所，强迫干活（糊火柴盒）。


几个月后，在看守所监舍内非法开庭后，被呼兰法院强判六年刑，送入呼兰监狱集训队，遭受严重迫害。长时间在烈日下训练队列，罚站（面对墙壁笔直站立，一动不动，动一点就拿木棍狠打），在冰冷的地板上码坐。吃的是猪狗都不吃的食物，还吃不饱，十人一桌，吃饭时间五分钟，不让和人说话，十个人中有三、四双筷子，三、四个碗。睡觉时七个人睡一张床，七个人只给一床破被，紧紧的立肩靠在一起。经常受体罚，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不让洗脸刷牙……


一个多月后下到九大队（服装队）干活，有一次连续三十六个小时不停地干活。零三年在监狱的三十八名大法弟子都遭受了最严酷的迫害，连日连夜把大法弟子弄到小黑屋里指使最邪恶的犯人用酷刑折磨毒打大法弟子，不写“三书”往死里打。当时我所在九大队的大队长李刚，教导员郑华指使最邪恶的犯人参与酷刑迫害，不写“三书”就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酷刑折磨打骂。我当时被迫害最严重时在监狱医院住院四个月，身体极差，不能走路，骨瘦如柴。


我所在九大队二中队当时刘凯任中队长，他同警察吕允磊经常体罚打骂大法弟子，强迫我们写思想汇报，我把思想汇报写成了严正声明和讲真相的内容，刘凯就指使犯人刘某某，把我弄到小黑屋里毒打，后被连续多日罚站等酷刑迫害。


九大队，大约在二零零六年左右，迫害死一名哈市道外大法弟子刘雨（三十岁左右），刘雨刚来九大队时，身高一米六十多，体重一百八十多斤，身体非常强壮，不到一年，身体被迫害的体重只剩九十多斤，在监狱医院住院数日后去世。


哈市道里区大法弟子张策多次被关小号迫害。我们所在九大队有六名大法弟子经常被打骂、体罚。


最邪恶、没有人性、心狠手毒、残酷的是呼兰监狱集训队恶警坏人，呼兰集训队是犯人管理，这里管事的都是最邪恶的犯人头、杂工。这些最邪恶的犯人经常打人、骂人、折磨人、强迫人长时间罚站，如有站不直的、动的和说话的就会惨遭毒打，强迫劳动（编织坐垫），完不成定额就会惨遭毒打和酷刑折磨。火热的夏天在操场跑步、练队列，长时间立正，罚站，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经常挨打挨骂，当时打人最凶残狠毒的最坏的犯人头叫何岩，此人是杀了好几个人的重犯，非常凶残经常打人。有一次练列队时，一拳把我打倒，疼痛好多天。


在这里不干活时经常码坐，穿单衣坐在地板砖上，又凉又潮湿的坏板砖或小凳上长时间码坐，要坐正，坐直不能动。有时一脚踢倒好多人，不准闭眼，不准打盹睡觉，不许说话，不许上厕所，（转下页）（接上页）好多人便在裤子里。一天只能集体上厕所三次，如果大便一天一次，每次三、四分钟，不管便没便完都强行赶走，打走，动作慢一点都被杂工毒打。


晚上睡觉时，能睡两三个人的床，却被强行按七八个人立肩挤着睡，不能翻身不能动，如要上厕所回来时，就挤不进去了，得找值夜班的杂工帮忙才能睡觉。这里的被褥非常脏，非常破旧，至少十年没洗过，而且还有好多好多的虱子，满屋到处都是虱子，在这里被摧残迫害三个月左右，满身都是满满的密密麻麻的虱子，大多数人都出现了病症，好多人都染上了疥。在这里被分到各监狱和各大队时，衣物都要烧掉，否则会传染他人。











由大彬遗照





为什么说“三退保平安”








【明慧网】警察的职责应该是以打击邪恶维护善良，维护社会道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天职，而中共的警察分为两类，一类叫政治保卫警察（简称政保，后来改为国保），其他的警察才是正常意义的警察。政保（国保）警察是为了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政保的任务就是抓阶级敌人。


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的对“真善忍”的打压迫害运动中，不仅国保警察成为迫害法轮功的一个主要工具，而且许多其他警察也被迫参与到迫害中，成了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的帮凶。换句话说他们变成了中共的打手。


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无条件给人祛病健身，对国家、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把“真善忍”当成对立面来打压，大家想想这是什么行为？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的打压，不就是对正义的打压吗？不就是对善良的扼杀，对人类的灭绝吗？是不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呢？任何人在当今正与邪、善与恶的选择中，不是站在正义一边，就是站在邪恶一边，没有中立。


其实面对当今中国发生的这场对人性良知的打压，上天已经开始了对行恶者的天惩和报应，用人的理念讲大清算早已经在进行中了。只是上天还在解救那些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而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残余势力还在疯狂打压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2012年，新当权者拉开的反腐大戏，就是天惩报应的开始。直至今天被现政权以反腐的名义拿下的仅省部级贪官440多名，厅局级官员8，900余人，县处级官员6.6万余人，乡科级及以下党员人数则达到134.3万人。一些作恶多端的官员因惧怕受惩罚而选择自杀。仅2015年中共副科级以上官员自杀身亡的人数为1500人；2016年达到1700人；2017年的情况仍在恶化。谁说冥冥之中没有报应呢？谁说这不是天意的指向呢？谁说不是对做恶者的惩处呢？


在今天中国时局瞬间变化的历史时刻，如果这些警察还看不清当前中国时局打虎拍蝇的走向，就会在法办江泽民的历史时刻，真正成了他们的殉葬品。机不可失啊！◇











【明慧网】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开始真正地为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考虑。他们顺应现政权的新政，不再执行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用实际行动不再做违法的事，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这些公检法人员主动抵制、回避上级迫害指令保护法轮功学员，有的检察院撤诉、免予起诉，直接释放法轮功学员。


从2017年1月起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已有四十多起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的案例。◇











很多人听过或看过“退党保平安”或“三退保平安”这句话。退党，是对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少先队组织的统称，因此也称“三退”。


个别人以为这是反对共产党。其实这是个救人的天机。古人讲，人不讲道德，要天灾人祸。共产党不讲道德，宣扬无神论（其实共产党信的是魔鬼撒旦），要与天斗、与地斗，反天反地，作恶多端，从1949年建政至今，不断发动运动，害死了八千多万中国人，如今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卖牟利，杀人害命、焚尸灭迹。中共的罪恶已到了“人不治天治”的程度，上天的惩罚就要降临到中共头上了。


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入过共产党，加入时都曾发过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终身。这是一个要命的毒誓，意味着你自愿地把生命交给共产党，承认是共产党的一分子，就要承担中共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共、为它奋斗终身的党、团、队员们，就会成为中共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也就是说，声明“三退”的目的就是从心灵上与中共脱离关系，废除曾经发的毒誓，这样的人就不再归中共管了。不归中共管的生命都归神佛管。这样的人，在“天灭中共”的各种灾难中都将会受到神佛的呵护从而脱险。所以说“三退保平安”。


“三退”要有具体行动才算数，神看人心，你用真名、化名、笔名、小名声明“三退”都可以。不是在中共组织内退，是在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没有任何风险，也不用花一分钱，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保平安，老天看的是人心。


你可能会说“我年岁大了，早就超龄自动退了”，或“我不交党费了，不算是党员了”，这都不是上天认可的，人要有行为上的表示才算数。◇




















警察的天职是惩恶扬善　不是助恶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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